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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

潘瑾台/口述 赵春国 丁 静/整理

华八井是胜利油田的发现井，以其历
史性突破载入中国石油石化工业发展史
册，成为石油石化人心中巍然屹立的精神
丰碑。我作为经纬公司胜利测井公司参
加过华八井解释的第一代解释员，虽然早
已退休，但仍时常回想当年解释华八井的
日子，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5年，中国科学院、石油工业部和
地质矿产部的专家开始着手华北平原的
石油勘探工作，但直到1961年，在华北平
原上陆续打过7口探井都没有发现油层。
大家经过会议讨论认为：东营地区构造
好、沉积岩厚度大，可以作为找油突破
口。于是，华北平原第8口基准井——华
八井定在了当时的山东省广饶县辛店公
社的东营村。

1958年，我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分
配到华北石油勘探处。1961年初，我跟随
华北石油勘探处的人员，为了华八井测井
解释来到东营。

当时的华八井，是一个在地图上都没
有标注过的地方。我是北京姑娘，从首都
来到了荒无人烟的盐碱滩，当时独立生活
能力不强，还需要父亲帮忙安顿生活琐事，
看着父亲走甚至还哭起了鼻子。领导开玩
笑说，我还是一个离不开大人的“孩子”。

尽管如此，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激情依
然高涨。测井解释被誉为发现石油的眼
睛。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排除万难，解释
准、找到油！

20世纪 60年代，我国的测井设备大
多是苏联淘汰下来的老设备，仪器落后，
只能测横白测井、微电极、自然电位，后来
慢慢才有了自然伽马、中子伽马；在井场
上验收曲线，要拿横白图板一点点找规
律，不符合规律的就要返工；那时没有电
脑，测井后还需手工绘出测井曲线图。到
测井施工现场的道路，绝大部分都是土
路。一遇雨雪天，土路泥泞不堪、高低不
平，测井车根本进不去，都是靠人拉肩扛
把测井仪器运到井场。

为了解释华八井，我和同事们就住在
当地老乡家的土坯房里。一到雨天，外边
下大雨里边下小雨，一夜睡不好不说，最害
怕淋湿图纸。后来我们弄个大塑料布把图
纸盖上，才解决了问题。土坯房室内光线
不好，我们就在室外校验仪器。

测井资料出来了，可是手绘图纸又遇
到难题。因为条件艰苦，我连一张像样的
桌子都没有，更别说绘图桌了。绘图时，我
们只好用几块砖头支上一块玻璃当桌子，
下面放个手电筒作光源，就这样开始绘
图。由于光线不好，我的眼睛花得很厉害，
长时间蹲在地上绘图，好几次突然站起来，
差点晕倒在地。看图时，我们就在露天找
一块比较平整的土地，用砖头压住图纸，大
家围在一起，进行解释分析。

为保证资料真实正确，我和同事们一

道认真收集各种资料，遇到难点，就和地质
人员一起仔细观察岩层、岩屑录井、取芯资
料、气测资料，再与测井资料一点点对照。
就这样，测井、地质两家单位积极配合，地
质人员力争把录井剖面做得更精细，测井
解释人员校对资料更严细认真，双方互相
提供资料，团结合作，才使最后华八井的解
释结果比较准确。

为了华八井的测井解释，我们不知汇报
了多少次，因为华八井的勘探结果关系到整
个华北平原找油的总规划。我深知肩上担
子的分量，每一个数据、每一个细小的疑点，
都反复推敲，确保不出现任何问题。一位领
导称赞我说：“一个小姑娘，工作这么细心，
能熬夜，肯吃苦，是个不错的苗子。”

1961年 4月 16日，根据测井解释的结
果，目的层获得日产8.1吨的工业油流——
华8井成为华北平原40多万平方公里区域
内第一口见到原油的探井。

华八井，是胜利人心中不可磨灭的激
情记忆。它宣告了“中国华北无油论”的破
产，充分证明我国地质理论工作者的远见
卓识，实现了千万石油人在华北找油的梦
想。

现在，随着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等
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我国石油石化工业也
进入了新时代。今天的测井人，已不再满
足于在陆上寻找石油，而是将奋斗的战场
延展到海洋，发展到境外。我始终坚信，我
们的明天会更美好。

王东玲

在普光气田，有一条神奇的路，气田人和当地人提起
它就会面带笑容，由衷的自豪，它就是40米大道。

十多年前，这条路和我有了交集，那是我第一次到普
光气田，乘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抵达四川达州拥挤、破
旧的火车站。两天的安全学习后，一辆大巴车接上我们，
在一侧摸得着山崖、一侧望得见山底的盘山路上颠簸两个
多小时。一路狭窄陡峻、起起伏伏，尤其会车的时候，两车
速度都要慢下来，小心翼翼地辗转腾挪才能错开。

终于行至开阔路段，接我们的同事表情轻松起来，便
知道目的地到了。

“这是 40米大道，普光气田最繁华的地方。”同事介
绍。40米大道，是普光气田建设初期的第一笔，随之而来
的，是为当地建了新的学校、医院。

40米大道，一端连着通往外界的盘山路，一端连着普光
分公司天然气净化厂。以前，当地人要从山上下来要半天时
间，这条路的建成，彻底改变了以往“蜀道难”的局面，极大便
利了当地交通。为当地人和我们，互相推开了一扇门。

一个待开发的气田，一群热情好客的四川人，迎来一
群红工衣，改变已经开始。

当地人眼中的我们，时常天黑了才从厂里出来，一身
灰一身泥快步走在40米大道上。当地人坐在家门口的长
条凳上吃饭或聊天时，见到我们就打招呼，总觉得我们这
么远跑来建设气田，很不容易。

最初，40米大道两边，寥寥开了几家小饭店，卖些当
地的小面、煎饼、卤肉，我们会到小店品尝正宗的川味。晚
上，有些忙碌一天的同事，坐在小店里，本想吃点美食放松
一下，最后基本都变成“工作讨论会”。

一天天，一年年，油菜花染黄普光气田，跟油菜花一样
金黄的硫黄也输送到全国各地，天然气进入全国两亿多人
的家里，改变了很多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此时，40米大
道经过几次修整，越来越宽阔，俨然有了繁华都市的模样，
那一端连着的盘山路已经变成了高速公路，这一端连着的
普光气田钻塔屹立，用连续多年的安全平稳生产树立了良
好的社会形象。

40米大道两边，如同雨后竹笋一样，各色小店越来越
多。蛋糕店、水果店、花店等数量繁多，也便利了当地人的
生活。每天上下班时分，行走在40米大道上，眼见各家店
的生意红红火火。

近几年，黄昏时分，40米大道旁边的普光气田科技展
览馆门前宽敞的空地，成了当地人休闲散步的场所。日子
越来越好，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随着欢快的节奏
跳起广场舞，充满烟火气息。

杨云莲

西北油田物资供应管理中心的员工杨成
建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最近他心里最烦别人
喊老杨，虽然嘴上答应，但心里不是滋味。

快退休的人了，人家喊老杨也对。但杨成
建总认为自己还年轻，还应该再风光风光。

杨成建也风光过。
1984年，刚满19岁的杨成建在位于塔克

拉玛干沙漠深处的6008钻井队工作。当年9
月 22日凌晨 3点 30分左右，沙参 2井发生井
喷。火柱般的烈焰射向60多米高的夜空。钻
井队干部立即派人向上级报警，同时组织了抢
险突击队。

突击队实际就是战场上的敢死队。
杨成建报名参加突击队，但领导们这回

“骗”了他，让他和几名员工带领探亲家属和小
孩撤退到30公里外的安全地带。没办法，军
令如山，憋着一肚子气的杨成建还是执行了命
令。

凌晨三四点钟，戈壁上伸手不见五指。杨
成建他们在饥饿、干渴、寒冷中抱着孩子深一
脚浅一脚地走着，30公里戈壁路，他们走了十
几个小时。

任务完成后，精疲力竭的杨成建立即搭抢
险车辆返回井喷现场。虽然没有进入突击队，
但他和其他工友帮助抢险增援的解放军驻军
及当地政府在现场积极做好抢险辅助工作。
经过一个星期的现场拼搏，终于制伏了井喷。
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6008钻井队在沙参2
井的抢险文章，报道6008钻井队在塔里木盆
地打出了一口高产油气井，我国又发现了一个
大油田。

虽然，杨成建明白只有把家属和孩子转移
到安全地带，抢险的勇士才没有后顾之忧；虽
然上级也强调，不光突击队员是英雄，参加抢
险的所有人员也都是英雄，但杨成建总认为自
己失去了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

光阴荏苒。一晃，当年的小杨变成了老
杨。

这些年来，老杨年年都获得“先进工作者”
“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因为他办事稳当细
心，所在部门领导愿意把重要的工作留给他。
但他总认为自己干得太少，当人们喊他老杨
时，他却嘀咕：“我真的那么老吗？”

为了显示年轻，头发白了，染；工作时，和
年轻人比着干，愿意和年轻人处朋友；公休假
别人不够用，他总用不完。大家都说老杨能
干，是个好人，有几个“聪明”的年轻人都喊老
杨为“杨哥”。

领导和同事们劝他注意身体，他总是憨憨
一笑：“没事。”

据老杨的一个好友介绍，老杨跟他说：“为
什么非要规定60岁退休？我现在还有使不完
的劲儿呀，真的好想再干五百年！”

老杨快退休了，但他总
觉得自己还有使不完的劲儿

“好想再干五百年”

张晓武

泪水和汗水的化学成分相似，但前者只能
换来同情，后者却可以赢得成功。我并不知晓
此话的出处，但对于检修工作而言，汗水却是
家常便饭。

检修工作是辛苦的。从参加工作拿起螺
丝刀的那一刻，我便注定与它结下了缘分。几
十年里，我握过无数次扳手、拧过无数颗螺丝，
渐渐从一个青涩的学徒，成长为一名技术过硬
的“老师傅”。忍受过烈日的炙烤和寒风的刺
骨，但当我圆满地完成某项任务，或是一个“疑
难杂症”被成功解决后，那种随之而来的幸福，
也是难忘的。

记得调到绍兴油库后不久，我便遇上了油
气回收系统故障。冷却塔液位不断上升，系统
不得不在寒风细雨中停运。会诊后判定为出
口泵止回阀故障，解体后却发现，阀体活动挡
板断裂，已无法再正常使用。故障不大，但手
头一没备件二又临近傍晚，不能修复意味着系
统将停摆。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中，我一下子倍
感压力。

半个多小时里，我的脑子里不断闪出各种
方案，又被自己一个个否定掉。终于，灵光一
闪：对了，将挡板重新固定在挂耳上！

经过一系列操作后，问题终于解决了！那
天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虽有淋雨后的寒冷和
疲惫，但心里是热乎乎的。

最近几年，班组里的年轻人慢慢承担起了
检修工作，我的重心也逐渐向整改方面倾斜。
环保力度的加大，让油库固废间显得不合时
宜，彻底改造的任务又落在了我所在的应急班
头上。没有样板、没有图纸，任务急、时间紧，
还必须节省费用。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摸索。

查资料、找规范、装防爆灯、架避雷带……
闷热的天气里，身上的工作服没有一天是干
的。20天紧锣密鼓的工期后，总算迎来了竣
工的一刻。看着整洁规整的“新房”，我的自豪
感也油然而生。

每天累着，却也充实。有一份你喜爱的工
作，哪怕是付出汗水和辛劳，但收获更多的，是
快乐。

在工作中享受快乐

一个“疑难杂症”被成功
解决后，那种随之而来的幸
福，是难忘的

我是参加过华八井解释的第一代解释员，从首都北京来到荒无人烟的盐碱滩

激情燃烧的岁月

金灿灿的麦田簇拥着南五井，四周一派丰收的景象。父亲见到那口井，认真整理
了下衣衫

陪父亲参观南五井

那一端连着的盘山路已经变成
高速公路，这一端连着的普光气田钻
塔屹立

40米大道

你想要的诗和远方，这里都有

我在西部挺好的

张 平

父亲七十有七，近两年腿脚大不如前，
不要说远足云游，即便是最喜爱的泛舟垂
钓也不再参与。于是，如何带着父亲“出
门”便成了家人的心病。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跟姐姐提议，
河南油田成立五十周年，带父亲去看一看
南五井如何？姐姐说，父亲是位老石油，想
是愿意。果不其然，父亲欣然同意。

清晨凉风习习，电车欢快地奔驰在树
影斑驳的柏油路上，父亲也打开了话匣子，
讲述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父亲曾服役于原济南军区空军部队。
1970年奉命到江汉油田参加会战。1977
年又转战到河南油田参加指挥部会战，这

一干就是15年，一待就是一辈子。
父亲被分配到钻井3254队，主要负责

油井钻探工作。随后就开始了从涧河桥到
双河、下二门，再到王集，四处漂泊式的工
作与生活。

“那时候我们住的‘芦席棚’，冬冷夏
热，条件很简陋。连平整屋内地面、开挖屋
外排水沟，都要自己动手铲。哪里有现在
的工作条件，住着水泥房，生活设施一应俱
全。”父亲比画着讲。

我打断父亲问：“老爸，那个时候，你们
觉得苦吗？”

“那时候只要出油就高兴！再加上年
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大家都苦中作乐，
也就不觉得苦了。”回想起30多岁，与队友
们一起抬钻机、下套管、搬铁皮房的情景，
父亲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泪光，仿佛又回
到了那段峥嵘岁月。

有一年，双河3234钻井队打出了每日
出油34吨的高产井。当晚，父亲所在的钻

井队就组织员工到邻居井参观、学习。“大
家的干劲当时被激出来了，决心要跟邻居
井比一比，争一争……”父亲开心地讲着。

金灿灿的麦田簇拥着南五井，四周一
派丰收的喜景。父亲见到南五井，认真整
理了下衣衫。“一直听说河南油田第一口出
油井在沙堰，路过多少回，都没有机会来
看，这次总算见到了。”父亲一边四周细细
踏寻打量，一边喃喃自语。

见父亲吃力地念着南五井碑记上的烫
金字，姐姐便左手搂着母亲，右手搂着父
亲，逐字逐句读了起来：“经过艰苦奋战，
1978年底，建成年产原油200万吨。1979
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文，‘南
阳油田高速建成投产’。2000年，‘河南油
田’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上……”父亲
无限感慨：“了不起啊！河南油田五十年
了，我们也从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

父亲搭手远眺，一架红色的抽油机仍
在不远处上下摆头，轰鸣踏歌。“希望咱们
油田能继续欣欣向荣地发展下去。”看着这
片曾为之抛洒青春、热血，曾为之奋斗的热
土，父亲祈望。

王辉辉

背上行囊，远离亲人故土，远离都市繁华，和千千万万
个石油石化人一样，行走在戈壁深处、沙浪之上，内心是如
此平静和充盈。

真的，你想要的诗和远方，这里都有。
很多人认为，工作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死亡之海”边缘，

逃不开孤独和寂寞。其实不然，只要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即使身居大漠戈壁，一样能够邂逅幸福，遇见花开。

在这里，定点起床，按时睡觉。没有灯红酒绿，没有交
际应酬，宿舍、食堂、现场三点一线的简单生活，给了我相
对宽裕的时间，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夕阳西下，流金的光线将戈壁大漠温柔地揽入怀中。置
身这样的环境，闭上双眼，松弛神经，让心灵安静下来，感受
生活中的美好和感动，全身的每个细胞仿佛都会得到净化。

周二、周四、周六的晚上，我会在职工书吧开放的时间
里，寻一处安静的角落看书，享受读书的乐趣。几千余册
的图书分门别类地摆放在书架上，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管
理、文学、心理学等各个方面，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籍。

生产一线的文体活动还是很丰富的，美食课堂、女性沙
龙、EAP讲座等，占据了不少业余时间。职工文体活动中
心也是好去处，完善的体育设施和健身器材满足了我运动
的需要。我也由此养成了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在戈壁大漠，一样可以看到心仪的电影。可容纳几十
人观看的影吧，配以先进的环绕立体声音响系统，拥有影
院一般的效果。下班后，大家相约来到影吧，尽情享用免
费的电影大餐，给业余生活增添了别样的乐趣。

我是西北油田一名基层通讯员。基层是离新闻最近
的地方，在这里，我可以发现最真实、最有价值的线索，去
感受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挖掘平凡中的不凡故事。
无论是新井投产的现场，还是紧急排险的身影……我把笔
尖和镜头对准一线，对准一线员工，走进身边员工的精神
世界。每一次采访，都会经受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充满
了对坚守戈壁大漠的西北石油人深深的敬意。

人生的海洋中总有一些难忘的航行，而镌刻在我灵魂
深处的是在西部的工作经历。有了一段这样经历，我便有
了一份对平常工作、生活不同寻常的感受。

在西部工作，一点不空虚、不失落、不孤单，因为这里
有朋友，有书、有爱、有温暖……

罗布湖罗布湖———镶嵌于沙漠的蓝宝石—镶嵌于沙漠的蓝宝石 范范 明明 摄摄

在胜利油田优良传统教育日，东辛采油厂营二管理区组织青年党员、高校毕业生在华
八井前接受传统教育、重温入党誓词。 朱克民 摄

奋斗ing石化传家宝


